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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老年，对年青时的人和事常在头
脑中萦绕而挥之不去。而在我的人生中，
难忘的是有两位贵人的指引。

我从小离开父母，被一位孤寡奶奶抱
养。从上小学时起，她常因无力负担我的
学杂费而苦恼。到五年级时，我遇到了一
位爱心十足的好班主任、第一位贵人——
徐师春老师。他不仅帮我减免了杂费，还
送我钢笔、簿本，还为我买了球鞋。不久，
他当上了小学校长。我考上了中学后，徐
校长勉励我要珍惜大好时光，刻苦认真学
习。196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是我高中
毕业的第二年。徐校长来到我家，找到在
田头干活的我，告诉我，中共南通地委正
在招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
员，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一口答应。他
说，你就在家听我消息吧！没过几天，徐
校长又兴匆匆来到我家，并带来了公社管

理委员会的介绍信，叫我 10月 13日坐轮
船到南通孩儿巷交通大楼报到，参加社教
运动工作团培训。12月上旬，培训结束
后，我分别参加了海安县田庄公社谭港大
队二队、大公公社丰收大队、如皋县邓元
公社蔡庄大队三期社教运动和如东县潮
桥公社二大队先锋工作队先锋工作，直至
1966年 12月 31日工作队解散回家务农。
徐校长得知我的情况后，又向公社管委会
推荐，让我担任了公社通讯干事。徐校长
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工作，不要怕苦，把全
公社的好人好事以及新事物向上级新闻
单位投稿。由于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先后
向新华日报社、新江海报社、东海民兵、江
苏人民广播电台、如东县有线广播站发送
了大量稿件，不少稿件被上述单位采用。
1969年，经如东县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70年初，曾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的朱学银同志来我公社任职。从此，我
又遇到人生的第二位贵人。他看到我经
常夜间在公社邮局用电话发稿，就常常
与我谈话，告诫我要继续发扬好的工作
作风，多向人民群众学习，以不断获取写
作源泉。他常常把他在工作中碰到的一
些好素材告诉我，让我去深入采访。他
还反复教育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
在此期间，领导还安排我兼任一大队党
支部副书记。朱书记时刻关注着我的工
作情况，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县里每年年终都要召开农业
学大寨总结大会，各公社都要认真撰写
总结材料报县委。朱书记把这个任务交
与我，为不辜负领导期望，我深入各大
队，反复琢磨，力求以大量的数据和题材

说话。那些年，我们公社每年都荣获学
大寨先进单位，一等奖。其中，一、七、十
等大队也多次获评全县农业先进单位，
这些单位的总结材料也都是由我撰写
的。1971年，县委拟从各公社选拔一名
年轻干部担任团委书记。我有幸成为被
县委挑选的第一批国家干部。后来我知
道这是朱书记向县委推荐的。从此，我
脱离了农业户口成为全民户口，从公社
领取补助费转为由国家财政发放固定工
资了。

回忆我人生经历，这两位导师的指引
使我的人生阅历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
朱老书记已离我而去，我时常在梦里见到
他，他慈祥的面庞使我永生难忘。敬爱的
徐师春校长现在还经常打电话与我联系，
他知道我身患多种疾病，不断与我交流养
生常识，60多年的师生情年久弥新。

童年记忆——捉螃蟹
□ 汤正兰

我是个女孩子，女孩应做的事情当然会做，也许是
上有哥哥下有弟弟的缘故，男孩子做的事情，比如“抛
道凿墩、捞鱼摸虾”我也毫不逊色。就说逮螃蟹吧，小
时候我有四种逮蟹技能，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玩。

在水稻栽插醒棵后，拔节孕穗前，我和弟弟只要有
空闲就到稻田边，蹬去鞋子、挽起裤腿，开始在水稻棵
行间用脚踩踏，感觉脚下有了刺痛，好像是有东西在
动，伸手一摁，就逮住一只螃蟹。

踏蟹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把握：一是要感觉到脚下
有轻微的刺痛感；二是感觉一下脚下所踩着的东西是
不是会动的活体，否则就是碎砖块或者其它杂物。掌
握了这两点，不一会儿总会有两三只蟹的收获。

当灌溉渠或者河里的水较少时，我们会拿着小锹，
带上自己用铁丝做的钩子，还有小网兜，“去挖蟹啰！”

挖蟹最重要的是要找准螃蟹躲藏的洞穴，蛇和长
鱼（黄鳝）也有洞穴，但它们的洞口是圆的，洞口下面的
泥是滑的，而螃蟹的洞穴是扁的，洞口下面有麻雀爪般
小的脚印。

洞穴找准了就开始用小锹挖，有的蟹洞或许没筑
几天，只需挖几锹，倒霉的蟹就会乖乖爬出来，让我们
逮个正着。也有的蟹洞较深，怎么都挖不下去，那就用
自制的钢丝钩将蟹钩出来。不过钩蟹时一定要注意手
法，尽量轻一点、顺着点，不然钩出来的蟹不是缺胳膊
少腿就是开膛破肚，最终功亏一篑。

老家门前有条不小的河，叫庙港河。村民们为了
排、蓄河水，在我家门前人工筑了一堤坝，每到秋季，我
们晚饭碗一放就赶到坝上，放轻脚步，屏住呼吸，侧耳
静听。不一会儿，或远或近的草丛里，就会有一种“吱
嗒吱嗒”的声音和草丛动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听蟹人以
最小的声音、最快的速度飘移过去用手抓或用脚踩，肯
定能逮到蟹。

当西北风吹起时，螃蟹就成群结队地向一个方向
爬行，明月夜，看得清清楚楚，捉得痛痛快快，黑夜时，
只能靠听力找目标，一个一个地去收拾。

有几次动静大，我们几个听蟹人相互作伴，一直听
到下半夜，捉到小半桶螃蟹。只要耐得住寂寞，挺得住
困，收获总会有的。

再说扣蟹。扣蟹必备四样东西：丝网、马灯、竹杆、
小板凳。

丝网顾名思义就是用很细的丝线（钓鱼线）编织的
一种网，上端有浮子，底端有脚子。我们用一根长长的
竹杆将丝网的一端送到河里，送得越远效果越好，网的
另一端搁在水岸交界处的一个两尺长左右的横杆上，
马灯的光照着丝网的浮子，我就坐在灯下目不转睛地
盯着浮子，只要看到浮子一抻一抻地动就说明网上有
东西了，赶紧弯腰起身，将丝网的上下两边合拢，再以
最快的速度把丝网从河里收上岸，大都能捕获到蟹，有
时甚至一网能捕几只，但也偶尔会有癞蛤蟆或其它杂
鱼捣乱。收空网不气馁，重新下网，继续耐心等待，就
这样周而复始，会有少则几只，多则几斤的收获。有时
运气好，还能捕获到一、两斤的野生鲈鱼，那可是一家
人的美味哦。

那时，栟茶街上一斤螃蟹只卖两毛钱左右，记得最
好的行情，大而活的优质螃蟹一斤也只能卖到两毛九，
这就已经很开心了，虽然没几个钱，但也能为家里添些
油盐酱醋，为自己买点笔墨纸砚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感
觉很满足。

六十多年过去了，少年时的趣事现在回想起来恍
如昨日，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倍感时光的珍贵和夕阳
的妩媚。庆幸自己不但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代，更
感动的是今年还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
是党对老党员的褒奖和激励，也是对我们的关爱和敬
重，我们受到鼓舞，感受到温暖和欣慰，虽然人已老，但
党恩永不忘，初心永不变！

对于“一柱楼诗案”，人们永远的兴趣
点是徐述夔，而对另一位主人公蔡嘉树，
却是很少关注。对他的了解，仅仅来源于
当时大臣奏折与皇帝上谕中的片言只
语。乾隆说他“挟制以快其私，非实心尊
君亲上”，大学士阿桂等人说他“早属知
情，不即举首，直因争控田地，挟嫌出
告”。在世人的眼中，他更是一个坏透了
的人，民国时释灵石斥之为“土劣下种”，
说他“想置人死地，灭人家族为快”。蔡嘉
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隔着二百多年
的时光，一切早已漶漫不清。正如叶文瀚
在民国七年的《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
一文中所写：“由童时至衰老，听里人谈其
事，言人人殊，而记载不传，鼓词稗说，附
会诞妄，又不足信，故里一大痛史，无以传
后而信今，恨事哉！”难道我们就真的无法
一睹历史的本来面目？

还好，近来翻阅蔡观明于民国十九年
总纂的《栟茶蔡氏宗谱》，其中对蔡嘉树时
有记述，这让我们得以透过浓浓迷雾，能
够近距离打量这位“一柱楼诗案”的始作
俑者。

蔡氏自元末避乱由苏州虞山渡江至
栟茶场，绵绵翼翼，子孙繁衍，以力农富而
成栟茶第三著姓。始迁祖蔡希古为第一
世，至蔡嘉树时，已为十六世了。在《栟茶
蔡氏宗谱》卷之八中，记有蔡嘉树条目：

梁，字嘉树，生于清雍正九年辛亥十
二月初七日亥时，国学生，卒于清嘉庆三
年戊午九月二十三日巳时，年六十八岁。

蔡嘉树名梁，嘉树是他的表字。乾隆
四十二年（1777）冬，徐蔡两家开始讦讼
时，蔡嘉树已经四十七岁。在次年“一柱
楼诗案”爆发与平息之后，他又活了整整
二十年。这里仅记录了他生卒情况，并无
其他信息。在卷首之三《列传》中，有一篇
《十六世嘉树传》，则包含了更多内容：

公讳梁，字嘉树，父早卒，母叶抚之。
公虽在髫龄，有成人风。少依仲叔时高居，
时祖母叶太孺人在堂。公以家政繁未暇，
卒诗书业。叔时佑少殀，叔母徐孺人青年
守志，公请旌建坊，墓地已售他族，世姻
也。以建坊故，介而求赎，不可，讼于官，屡
不得直。值学使刘墉按临，公长子瑚，字景
贤，愬诸学使，使以上闻，廷讯得平反。清
廷以他忌讳，坐其人重典，非公之心也。

蔡嘉树的父亲蔡礼很早就去世了，他
由母亲叶氏抚育成人。蔡嘉树有两个叔
叔，一个是蔡廉，号时高；另一个叫蔡魁，
号时佑。蔡嘉树少时依靠二叔蔡廉生
活。他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稳重，像个大
人一样。因为家政繁忙，放弃了学业。三
叔蔡魁二十三岁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徐氏
当时只有二十岁，她青年苦节，且对蔡嘉
树的奶奶非常孝顺。乾隆三十六年七月，
七十岁的徐氏去世，蔡嘉树请旌建坊，朝
廷的圣旨很快批了下来，但这时有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他家祖茔地却没

有了。他祖父蔡成修去世后，葬之在一个
叫长朴屋的地方，后来，他的父母、三叔蔡
魁夫妇都安葬在这个地方。但是，连同长
朴屋在内的数百亩地，却被他的堂弟以二
千四百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徐怀祖。蔡
嘉树很想把这块地赎回来，但出了一个让
所有人都意外的价格——九百六十两，不
足原价的一半。徐怀祖已经去世，他的大
儿子徐食田只有十九岁，二儿子徐食书才
十五。徐食田年纪再轻，也知道买卖从来
没有这么做的，自然不会答应，很果断地
拒绝了。蔡嘉树却不慌不忙，一纸诉状把
徐食田告到东台县，他将徐食田祖父徐述
夔的遗著《一柱楼诗集》呈控，指出《一柱
楼诗集》中有“诋毁本朝”之语。接下来，
双方你来我往，事件不断升级，终于酿成
震惊朝野的“一柱楼诗案”，徐述夔、徐怀
祖被开棺戮尸，徐食田、徐食书等人被砍
了脑袋，许多人受到了牵连。

这里记录了所有宫廷档案都没有记
载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蔡嘉树赎田的最初
原由——“以建坊故，介而求赎”，一切都
是为了宣扬叔母的美德，所以才这样做。
传中提到是他长子蔡瑚投递呈词给刘墉，
才使本案为乾隆皇帝所知闻，这与当地的
民间传说相吻合。但在所有的朝廷档案
中，投递呈词的是童志璘，并没有出现蔡
瑚的名字。民间说童志璘是蔡家的管家，
我推断，去金坛找刘墉，应该是蔡瑚与童
志璘一同去的。当时蔡嘉树因“诬告反
坐”已经被拘监，如果蔡瑚再因诬告而反
坐，那么蔡家将没主持全局之人，他的诸
弟皆幼小，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
故而由童志璘出面。我们细看刘墉的奏
折，童志璘在呈缴徐述夔诗集时，用的是

“既见此书，恐有应究之语”，此句能进能
退，足见用心良苦，内心的担忧也是显而
易见。蔡瑚在《栟茶蔡氏宗谱》中有记载：

瑚，字景贤，号荫石。生于乾隆十九
年甲戌五月二十一日丑时。敕授宣德
郎，候选直隶州同知。公派居长，世居场
南蔡家楼，后分迁岔河镇，笃行，仗公董
理如邑市镇捐务事，载《如皋县志》。卒
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四月初四日亥时，
年六十四岁。

“一柱楼诗案”发生时，蔡瑚年仅二十
五岁。

传中并没有说将田地卖给徐家的那
个人是谁，在阿桂等人奏折中，我们知道
是蔡嘉树的堂弟蔡耘。然而遍查《栟茶蔡
氏宗谱》，并无蔡耘其人。蔡嘉树有两个
堂弟，一为蔡栋，为三叔蔡魁之子，生卒配
葬俱失考，蔡嘉树三子蔡珖就继嗣给他；
一为蔡松，是二叔蔡廉的独子，谱中对他
记载如下：

松，字联村，一字安树，号鹤轩。生于
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十二日午时。国学
生，恩膺粟帛。卒于嘉庆十三年戊寅十二
月二十一日申时，年七十三岁。

当地的传闻，出售蔡家田地的就是这
个蔡安树。蔡嘉树这一辈取名皆从“木”旁，
所谓“蔡耘”者，当为“蔡松”之笔误。蔡安树
售田给徐怀祖时，最多也就三十岁左右，真
不知他把祖茔在内的数百亩卖出的目的是
什么。他的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已经去世，
除了母亲缪氏外，家中无其他长辈在世。

整部《栟茶蔡氏宗谱》中，涉及“一柱
楼诗案”的文字，仅此短短一篇《十六世嘉
树传》，谈及对方时，连“徐”字也没出现，
而是用“他族，世姻也”代替。在传的最
后，强调此案结局实属意外，并非蔡嘉树
的初衷，而是朝廷另有忌讳，这笔账千万
不可以记在蔡嘉树的头上。这里有一个
鲜为人知的细节，在乾隆三十三年三修家
谱之后，蔡氏家族又陆续增修，主持者正
是蔡安树的儿子蔡珩，蔡嘉树的孙子蔡应
旸、蔡绍遵以及其重孙蔡占魁、蔡占先等
人。而民国十九年重修《栟茶蔡氏宗谱》
的总纂蔡观明，就是蔡占先的孙子。

蔡嘉树一共娶了三位妻子，生有八个
儿子（谱中说七子），除长子蔡瑚、次子失
载、三子蔡珖出继外，还有蔡琇、蔡瑜、蔡
琪、蔡理、蔡璨。幼子蔡璨出生于乾隆四
十七年，是“一柱楼诗案”结束后的第四
年，看来蔡嘉树的心情还不错。此外，乾
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叶氏以八十
八岁高龄去世，江苏学政彭云瑞书“节孝
流芳”以旌之，之前也曾为之书额“寿宇熙
春”，虽然遭到乾隆皇帝的点名批评，但蔡
嘉树的政治待遇并没有受到歧视。他还
生有一个女儿，嫁给岔河镇的汤临，生有
二子三女，其长子就是汤俊，历任户部郎
中，衢州、梧州知府，金衢严道、署宁绍道
台，赏戴花翎，钦加盐运使司盐运使等职，
是清代皋东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官员之
一；小女儿嫁给了工部、兵部尚书王广荫
之子王来泰。后来汤俊又娶了蔡嘉树六
子蔡琪的女儿。蔡嘉树的重孙女中，有两
个嫁给同治元年进士袁祖安，一个嫁给翰
林院待招胡春堂。此外，与他家结亲的还
有本场缪家、丰利刘家、双甸任家、李堡仲
家等等，都是当地的名门大族。令人奇怪
的是，自从“一柱楼诗案”之后，蔡嘉树这
一房没有颓废，反而蒸蒸日上，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繁荣场面。当年他在皇帝“挟嫌
出告，其心为私，而非为公，蔡嘉树原不能
无罪”的严叱声中，怀揣朝廷“免其置议，
即予省释”的判决书回到栟茶，面对家乡
人奇怪的表情，他平静从容，一如往常。
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可
以肯定，从那以后，春天只在日历上，他成
了自己的囚徒。

蔡嘉树住在栟茶场治所之南十二里
的蔡家楼，这里最是偏僻，居住在此，大
有入山唯恐不深之意。因为儿孙众多，
他晚年为之析居，如长子蔡瑚就迁居到
岔河镇，身边只留下四子蔡琇与六子蔡
琪在老宅同住，这两个儿子都是继室缪

氏生的。老大为元配张氏所生，而其余
四子的生母为妾曹氏。蔡琇与蔡琪都很
优秀。蔡琇号饮堂，幼而颖异，长而倜
傥，好读书，有四方志，但考试不行，就纳
粟捐了一个散爵，铨布政司理问。蔡琪
号瑶圃，更是与众不同，用他小传里的话
说，“少博学经史，倜傥权奇，有循吏才，
不拘拘习举子业”，他喜欢诗词，从里中
诗人缪梅麓游，与同场著名诗人于泗关
系最好，经常一起唱和，诗名很盛。东台
知县徐崇焵聘请他入幕，一干就是十二
年。通州知州唐仲冕曾劝他出仕，他总
是笑着以母亲年老而推辞。

叶文瀚在《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
一文中说：

又闻阿侍卫未至时，夜深里巷中，火
光炎炎烛天，盖藏书家聚其所有，付之一
炬也。此后数十年中，父诏兄勉，斥文字
为不详物，制艺外，无许涉猎及，因此而古
籍销沉。所谓读书种子，皆章句儒生。风
雅绝响者，近二百年焉。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整个栟茶文人
都视文字为危险物时，谁能想到，蔡嘉树
的儿子偏偏喜好吟风弄月，难道就不怕有
人也从中找出几句狂悖之处来？其实不
仅仅是蔡琪，他的儿子蔡绍遵还著有一本
《芝竹轩稿》。蔡琇、蔡瑜、蔡琪的后人中
出了不少读书人，民国栟茶最出名的文人
蔡观明就是蔡琇的玄孙。

长朴屋那块田地最终拿回来没有？
朝廷档案与《栟茶蔡氏家谱》都没有交
代。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六十八岁的
蔡嘉树终于闭上曾经沧海的眼睛而寿终
正寝，被葬于蔡家庄后。他的子孙后人
中，也没有一个人安葬在长朴屋祖茔。

《栟茶蔡氏家谱》“族戒”第四条“戒
斗狠”写道：“小忿不忍，忘身及亲；大怒
弗惩，结冤贻祸；仇非君父，刃不居先；怨
非弟昆，戈宜处后；逞一时血气，滋数世
之患害，是斗狠所必致也。”作为第一个
指出徐述夔“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为违碍诗句的蔡嘉树，不可能读不懂这
段话，只不过从小就操持家政的他太精
明了。乾隆三十九年，乾隆曾经传谕全
国，查缴违碍书籍，凡三年之内自首呈缴
的，按律免罪。乾隆四十三年春天，蔡嘉
树扬言“徐食田若不允赎田，将呈控徐述
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因为他早已算
准，徐家已经失去了可以免罪的三年之
期，他是吃定徐家的。谁知徐食田实在
是个雏儿，根本没有掂量出对方话里的
分量，凭着血气方刚，硬是把事件带偏出
蔡嘉树所预设的轨道。

多少年后，他的重孙，也就是蔡观明的
祖父蔡占先给自己取了一个斋名——“三
让堂”，借泰伯“三以天下让，先圣谓至德”
之意，告诫自己与子孙，凡事好让不争，唯
善是宝。其实又有谁知晓，写下这一个

“让”字，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

蔡 嘉 树 其 人
□ 徐继康

引领我人生的两位导师
□ 缪仁德

记忆


